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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缓慢，经济危机越来越明显。”

郑若麟说，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

的移民，一方面是非洲和中东地区

一些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失败，另一

方面则是中东战事不断，产生了很

多难民，逃亡到欧洲。

郑若麟指出，还有一个现象特

别值得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

被认为是反犹的国家，犹太人在欧

洲处于少数族裔的地位，也是种族主

义所排斥的对象。今时今日，犹太人

在欧洲的地位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欧

洲出现一股左翼政治势力，希望引进

外来移民，把欧洲变成一个混杂人种

的社会。不但人种复杂，而且希望在

文化上也变得多元化，大家享有同等

权利，这样似乎就是一种理想社会的

雏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欧洲

接受了大量的移民。问题是外来移民

越多，经济发展就越困难。当然，两

者之间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是当经

济发展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底层劳动

人民就容易把外来移民视为他们的威

胁，他们的敌人。“这就是种族主义

在欧洲日益发展，越来越激烈的主

要的原因”。

为此，西方学界有种观点认为

欧洲福利国家在弥合阶级矛盾的时

候可能暗中强化了种族矛盾，因为福

利保障越是发达就越难普行于世，享

受这种保障的国民资格的封闭性和排

他性就越突出。特别是在近年来的欧

洲难民潮下，欧洲福利国家的反移民、

反种族主义就越来越明显。

反种族主义任重道远 

事实上，许多西方政治精英并

无意根除社会不平等的痼疾，甚至

一些人本身就是“白人至上”的拥趸。

对此，哲学学者项舒晨就认为，“没

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所认识

的西方文明就不会存在。”    

郑若麟也认为，西方人在种族

问题、文化差异问题上，有着固有

的、难以改变的观念。但是这些观

念又是在不断变化的。 例如父亲勒

庞是坚定的反犹分子，玛丽娜·勒

庞则不反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重大差别。但是在今日法国的历史

书上或者媒体报道上却很难找到具

体的描述。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微妙

而特殊的现象，很多人明白了也不

说，或者不敢说。因为说这样的话

很容易掉进政治不正确的陷阱里去，

所以，他们就在种族主义上面制造

出各种各样的差异来。    

他们以关心文化的道貌岸然，

玩弄隐喻来歪曲和颠倒所使用的“美

丽词语”。首先是将种族向文化移位，

断言各种文化是绝对无法对比的；

其次，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

差异绝对化，从而否定混合，肯定

各种文化不可挽回地相互不可吸收

性。直接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可

以以宽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价

值的名义实施。总之，他们从鼓吹“种

族之间生物学的不平等”转向鼓吹

“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

这些表面的话语之下，让新的

意识形态种族主义的迷惑性更强了，

其种族歧视的实质却并未改变。

“照我说的去做，而不要照我

做的去做。”郑若麟说，如果我们

没有找到这些表面词语的内涵，如

果我们不理解它所特指的一些内容，

就无法了解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比

方说法国有一些青年犯罪非常严重，

而这些青年都是阿拉伯人和黑人。

黑人青年和阿拉伯人就是犯罪的同

义词，这明显是一个种族主义言论，

害怕政治不正确的媒体也不敢这么

报道，他们就开始换了一个词——

郊区青年。

阿拉伯裔和非洲裔的青年因为

贫穷，大多数住在巴黎郊区。所以，

在法国媒体上，郊区青年其实是一

种特指，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

解的包括白人、黑人、犹太人、亚

裔的一个宽泛概念。已经离开法国

七八年的郑若麟感慨，“法国的语

言变化让他对某些词语的定义也变

得不太清楚了”。

事实上，只要我们承认价值多

元化是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建立在

个体价值差异基础上的“偏见”——

无论是关于种族，还是关于阶级、

文化、职业、风俗习惯、衣食住行

乃至其他方面的“偏见”应该说就

永远无法消除，甚至从某种程度上

讲，也不应该被消灭。问题的关键

在于，如今，西方社会右翼政党、

民粹派别纷纷崛起，如何防止这种

“偏见”被“组织”起来，如何反

对新意识形态之下的种族主义，对

日趋撕裂的整个西方社会而言，这

是一道难解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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